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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替僧”现象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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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进程中，“替僧”是其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它充分体现了中国
人宗教信仰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目前学界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缺少必要的关注，本文即是对
这种现象发生、由来及形成过程的一个粗略考察。
孔令彬，韩山师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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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

　　在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 “替僧”
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宗
教信仰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目前学界对
于这一现象显然还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即是对
这种现象发生、由来及形成过程的一个粗略考
察，并求教于方家。
所谓 “替僧”，又叫 “替度”、“替身”、“替

身僧”、“替修”、“替修僧”、“替生儿”等。《汉
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明朝谓代替皇帝出家的僧
人。并引张居正 《敕建承恩寺碑文》：“皇朝凡皇
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虽
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皇上替僧名志善，
向居龙泉寺。慈圣皇太后、今上皇帝，追念先帝
及其替僧，以寺居圯坏，欲一新之。”①关于 “替
僧”的记载，明代沈德符的 《万历野获编》也有
两条。“主上崇异教”：“主上新登极，辄度一人
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
闻初选僧时，卜其年命最贵，始许披剃，有云重
赂主者，中贵人乃得之。第先朝必不然。如宪宗
登极，辅臣李贤谏曰：‘高皇帝 《祖训》明有寺
院烧香降香之禁违者，并领送之人处死。’近传
番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②又 “京师敕建寺”：
“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
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之延故元遗俗也。今京
师城南有海会寺者，传闻为先帝穆宗初生受釐之
所，今上万历二年重修，已称巨丽。本年又于城
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壮伟又有加焉。今上替
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盖从龙泉寺移锡于
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万寿寺于西

直门外七里。……内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
问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盖志善者已谢世，
此又代职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③

其他提及明代 “替僧”现象比较可信的材料
还有几条。僧道斋 《重修海会寺碑》：“海会寺创
于嘉靖乙未十四年，世、穆二庙咸命僧代度于
此。”④憨山老人 《普济庵始祖宝藏成公塔铭》：
“淳公大兴普安，于先帝顾命之时。今上圣母建
慈寿寺成，延淳公为住持，以公弟子了宁为替
僧。”⑤晚明诸生陈鸣鹤 《支提寺始末记》：“十八
年，太后遣慈寿寺替僧万安，赍赐藏经六百七十
八函至山。十九年，抚院赵参鲁疏请移藏于城之
开元寺，以便其祝圣朝礼。复延迁师于寺之藏经
堂持诵也。”⑥徐光启 《新法算书》： “据该府报
称，查得替僧法宝已故，遗有御赐绝产万寿寺下
院香火地二十顷，隆长下院并相连住房共一叚，
久属游僧隐占，无人承顶。”⑦康熙时崔嵸纂修的
《支提寺图志》：“崇祯九年 （１６３６）皇贵妃田遣
替僧华严，赍赐铜准提一尊，时留供辟支，银千
两修皇忏祝圣。其幢幡御物，载在簿籍。”⑧乾隆
时人吴长元的 《宸垣识略》：“长椿寺在土地庙斜
街，明慈孝皇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其大弟子为
神宗替修，赐千佛衣及姑羢衣各八百件，米麦等
物重千石。”⑨

另外，万历时僧人圆澄在 《慨古录》里也曾
激烈批评过皇室的 “替僧”制度：

古之帝王，创制梵刹，选有道者住持，
转扬国化。今则不然，皇上造寺，费经百
万，选童子住持，谓之替修。替修者何谓



也？经云：“将谓如来惠我三昧，无劳我修，
而今始知身心本不相代。”且如来不能惠人
三昧，而童子岂能替皇上修乎？如此则荐举
者妄立异端，空耗国本，有辜圣心，大可哀
哉！何也？夫住持之任，位侔佛祖，非三二
十年精操苦行，博炼宗乘者不能也。若愚童
子住持，非唯宗教不扬，抑亦规矩不振。所
费巨金，当复何图？自天人以降，乃至昆
虫，皆有无子之苦。多见沙门，劝人出家，
曾不愿其无子，乃云轮回之本，在乎贪爱，
舍爱出家，当得解脱。故经云恩爱相结，爱
不能离，父父子子，常在缠缚。观其所言，
极为有理，且不知自己半世未满，恐绝其
后。继十余代，十岁之童作三代祖，较彼劝
人，自相颠乱。其无知者，置之。为法师
者，亦复如此，可为一笑。且孟子云：患在
好为人师。童子称师，宁不愧乎？由是而
推，此辈皆孟子罪人也⑩。
从以上多条记载，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明皇

室 “替僧”的一些情况，但同时也存有不少疑
惑。其一，记载万历 “替僧”的材料既多也有些
难解。按沈德符的说法王子出生即有 “替僧”，
皇帝登极则又有 “替僧”，那么皇帝 “替僧”到
底是一还是二呢？从材料里看万历至少曾有三

个：僧志善、内主僧、水斋禅师大弟子，且驻锡
各不一样。前两人的替代关系比较明确，只是后
者却不知从何解。其二，皇室后妃有自己的 “替
僧”是宫内的习尚还仅是个别情况呢？其三，现
存资料为何较少提及其他皇帝及皇室成员的 “替
僧”？其四，明朝士大夫阶层以及民间是否也有
“替僧”现象呢？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关于 “替僧”现象的由

来。张居正以为 “宫中率沿以为常”，却未说明
起于何时，而沈德符先是 “第先朝必不然”，后
又 “意之延故元遗俗也”，亦难论断。今之学者
有认为：“度僧替代出家，非始于万历之世……惟
至神宗时始张大其事耳。”瑏瑡程恭让认为： “从景
泰年间的大隆福寺，成化年间的护国大永昌寺，
嘉靖、隆庆年间的海会寺，到万历母子所建诸
寺，这些 ‘京师敕建寺’大都与明皇室替身出家
的祝釐制度有关。”瑏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晚明学
者黄景昉的 《国史唯疑》应更为可信。其卷十
“万历”下一条：“本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
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今京师承恩寺乃神庙为
其替僧志善建也。制颇非雅，度已宣德后事耳，
二祖时，当不其然也。”瑏瑣 这则材料虽鲜有人提
及，考虑到 《国史唯疑》是一部专门考辨明朝史

实的严肃著作，其说法理应可信，这同程恭让先
生考察明代太监与皇家寺庙关系的结论也不谋而

合。总之，我们认为明代宫中的 “替僧”习尚应
肇始于明中叶的某个时期，且与皇家寺庙的兴建
以及皇室成员降生的祝釐制度紧密相关。当然这
一习俗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兼之皇室的这种佛事
活动 “并非雅制”，所以很长时间不为人们注意。
到了万历时期，两宫太后由于笃信佛教而大兴土
木、修庙建庵，作为皇室内部习俗的 “替僧”制
度不仅引起了人们较多的关注，也因其对 “替
僧”的特殊优待从而招致了如圆澄这样的大德高
僧强烈的批评。同时，万历朝本就是晚明佛教变
化比较激烈的时期，文人笔记中多记载这一 “焦
点新闻”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考察历史上的王朝，这种以人代替皇帝

出家的情况早就发生过。唐释道宣 《续高僧传》
中记载的南朝高僧智藏就是代宋明帝出家的：
“释智藏，姓顾氏，本名净藏，吴郡吴人。……
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敕住兴皇
寺。”瑏瑤另外，历史上著名的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
的故事，后来也都是大臣们以度他人的方式来赎
回武帝的。就是沈德符所猜测的起于元代 “遗
俗”，也并非毫无根据，其一是元朝蒙古族统治
者本就十分笃信喇嘛教，而喇嘛教中 “灵童转
世”的观念理应对明皇室的 “幼童剃度”代替出
家有一定影响，其二 《元史》中也确有代皇帝出
家的例子。必兰纳识里 “幼识畏兀儿及西天书，
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受
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命
翻译诸梵经典，延佑间，特赐银印，授光禄大
夫”瑏瑥。当然，以上这些例子均只是偶然现象，
它们或多或少对明代 “替僧”的出现构成了影
响。但我们认为佛教史上的另外一种习俗即隋唐
“门僧”制度，对 “替僧”的形成有着更直接的
影响。
所谓门僧，又叫 “家僧”、 “门徒”、 “门徒

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指约定为大户
人家做礼忏，平时并有往来的僧道。”瑏瑦 “江南旧
俗，大户人家有约定的僧尼道士做礼忏，平时互
相往还，这些僧道被称为某施主的 ‘门徒’。”瑏瑧

历史上较早记载家僧现象的仍是唐释道宣的 《续
高僧传》，其中单是梁武帝礼请为家僧的就有僧
铠、法宠、僧迁、僧雯、法云、慧超、明彻、智
藏等八人。书中还载隋炀帝为晋王时，将释昙瑎
“屈礼归心奉以家僧。携现大小常处第内，晨夕
欢娱，讲论正理惟其开悟”瑏瑨。从记载中不难看
出，供养人与家僧之间的关系是以尊重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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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以大德高僧为礼请对象。但入唐以后，门僧
制度依托功德寺、坟寺等私家寺庙泛滥成灾，供
养人与门僧关系也为之一变。“他们寄生于官僚
势要之家，不仅只为主人做功德、修佛事，还为
主人做各种事情。”瑏瑩以至于政府需要出面干涉。
《唐会要》（开元二年）七月十三日敕：“如闻百
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女等亦无避
忌。或诡说禅观，祸福妄陈，事涉左道，深戾大
猷。自今以后，百官家不得辄容僧等至家缘吉
凶，要须设斋者，于州县陈碟寺观，然后依数听
去。”瑐瑠但此类告示只起一时警示作用，门僧现象
继续蔓延至社会各阶层，而门僧之地位也就每况
愈下了。 “他们已经由出家人变成人家的家人，
由清净之士，变成了世俗的凡庸。”瑐瑡门僧制度在
以后的宋元明等朝代都一直存在着，并对中国社
会的佛教信仰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此，《北
梦琐言》、《太平广记》、《三言》、《二拍》、《醒世
姻缘传》等小说都有这方面生动的反映。总之，
门僧制度从出现到成为社会一种盛行的佛教习

俗，正好处于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的重要转折时
期，它的流行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功利
主义与实用主义精神。
当门僧与供养人之间关系进一步拉近，当替

度他人以为自己做功德普遍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和

习俗以后，那么为主人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替僧”的出现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而它首先
出现在皇家，不过是因为皇家更迫切于这种服
务，并能满足他们心理上的某些需求。就笃信佛
教的皇帝来说，既可照常稳坐龙位，一呼百应，
不失 “人主”的威严，也不弃现世的享乐；同时
又有他的 “替僧”在为他 “虔诚”修行诵经，以
祈今生善终、来世洪福，真是两全齐美。综合以
上种种因素，于是替僧制便在明朝的宫中沿袭相
传开来。
明朝失国不久，清初禇人获的 《坚瓠补集》

卷六就记载了这么一条：“北人每发愿舍身，以
他儿代之，有替僧替尼之例。”瑐瑢 正所谓上行下
效，曾经的皇家 “习尚”很快就成了民间效仿的
对象。从清初至民国，“替僧”之作为一种陋俗
而被广泛接受，既是中国佛教长期以来世俗化的
必然结果，同时也折射出了芸芸众生普遍的功利
主义和实用心态。
其实 “替僧”之在清代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

习俗，清代帝室也起到了某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顺治皇帝因宠妃去世闹着出家

一事。此事不仅在宫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在京城
也传得沸沸扬扬，最后以顺治帝的亲信太监吴良

辅代替皇帝在悯忠寺 （今北京法源寺）剃度出家
才算收场。其次与宗教人物有密切关系的雍正皇
帝，他上台前后，为之奔走之宗教界人士颇多，
冯尔康就认为：“雍正帝青年时就有替僧 （替身），
继位后，比丘正修自称是皇帝在藩邸的替僧，以
此干预官府事务。雍正帝说不认得这个和尚，要
治他的罪。正修说的是否真实，今日不得而知，
然而雍正帝有替僧，则是真的。”瑐瑣另外，雍正帝
对喇嘛教的崇信也是人所皆知，他的雍王府后来
成为京城最大的喇嘛庙。其三，清朝皇室的 “替
僧”习俗。贾英华的 《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
传》是一部立足于采访资料写成的书，书中的内
容比之一般的宫廷秘闻类书籍应有一定的可信

度。在书中，孙耀庭说到了末代皇帝溥仪以及皇
后婉容的 “替僧”。

千秋节那天，始终有—名未露面的 “主
角”，同时在另一处 “萨满房”盘腿打坐，
不停地念着保佑皇后的 “咒语”，她就是婉
容的 “替僧”。这件异常有趣的事，鲜为人
知———不仅溥仪有替僧，婉容也有。这是源
于宫内多年沿袭下来的规矩瑐瑤。
在与其他老太监闲聊天时，他才得知，

皇后的 “替僧”一般都找年岁稍大些的妇人
担任，还必须是祭祀的内行，否则无法指导
她的宗教仪式，年老自然沉稳点儿，也有利
于对皇后的熏陶瑐瑥。
替僧不见得与皇上同年、同月、同日

生，但两人的出生年月、生辰八字则不能相
“克”，其品貌亦要求端正。孙耀庭回忆说：
“溥仪的替僧叫孙琥，原来也是个太监，当
喇嘛是后来学的。由于孙琥是代溥仪出家的
替身，所以，宫里的底下人，一般都不敢得
罪甚至怕他。因为他和皇上的特殊关系，常
人不大接近他。他吃得也比一般人好，在宫
中有一定的势力。”瑐瑦

另外，还有一则材料足以证明，清代皇帝的
“替僧”确实为喇嘛而非汉传佛教之僧人。光绪
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九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到北
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记录此次行程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北京行记》中载： “九月初七
日：中正殿文宗显皇帝替僧、穆宗毅皇帝替僧，
同内监来黄寺遏见达赖喇嘛。”瑐瑧 文中提到的文
宗、穆宗分别指咸丰与同治皇帝。以此看，他们
的 “替僧”分明是喇嘛无疑。
也许人们会奇怪，为什么清代帝室的 “替

僧”是喇嘛？还有后妃的 “替僧”为萨满教妇
女？回答后一问题比较容易，因为萨满教是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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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的宗教，但前一问题则只能是猜测。其
一，喇嘛教本是蒙古族人的信仰，蒙古族在与满
族皇室联姻的过程中将之带入了宫中，清宫中有
喇嘛庙是孝庄时候就有的事情。其二，雍正帝上
台前虽有汉传佛教之 “替僧”，但上台后却矢口
否认，并转而崇信喇嘛教。其三，我们知道顺治
帝的 “替僧”吴良辅入的是汉传佛教寺庙，而历
史上关于康熙帝 “替僧”的材料则几乎没有 （当
然以他的雄才大略，不喜欢此种形式也不难理
解）。最后，如果我们的猜测不错的话，清代皇
家以喇嘛为 “替僧”的习俗应该是在雍正朝时基
本确立的。
另外，根据以上这些比较可信的材料，我们

还可以基本勾勒出清朝帝室 “替僧”习俗的其他
一些情况。如以宫中太监而非幼童作 “替僧”，
皇室 “替僧”居住于宫内专门的喇嘛庙 （中正
殿）不能随意出宫等。总之，这些习俗都与明朝
皇室之 “替僧”有着明显的区别。
也许是因为时代较近，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

现象，即各种有关清代皇室 “替僧”的传闻及传
说尤其多。不仅小说，一些地方史料尤其一些名
刹都喜欢介绍他们这里曾经住过某某皇帝的 “替
僧”。

翊灵寺、报国寺、三皇庙，具为康熙剃
度僧兰谷和尚之清修地。兰谷初来，是住锡
于翊灵寺。翊灵寺，原名华国寺，兰谷来住
于斯，乃改名翊灵寺；而翊灵寺三字，系兰
谷所书，气魄雄壮，笔力遒劲，亦字中珍品
也。兰谷居此年余，嫌近于市，厌其嚣尘，
滇中督抚，乃改修报国寺以居之，己而又不
惬于意，遂移居于三皇庙。终以城中不清
静，复择城西法界寺而住锡瑐瑨。
话说清朝皇帝康熙笃信佛教，可由于贵

为天子，自然不宜成为别人的弟子。于是，
就去找替身，替他出家。当然也有录用标
准：出身书香之家，与自己相貌相似 （企图
在佛面前蒙混过关）的人。正好村中有一位
叫韩守德的人被选中，被派往京郊的龙凤寺
出家成为替僧。从此，韩家得到了很多的财
宝，并且让韩家几代人食俸禄，成为京西第
一财主瑐瑩。
清朝康熙、乾隆几代皇帝都曾巡幸天成

寺。乾隆皇帝临幸次数最多，他的替身和尚
就在天成寺修行瑑瑠。
原光明寺寺僧属禅宗临济宗，住持自开

山和尚明开起至１９４４年共１８代。有名的有
开山和尚明开、金和尚海彻，主修 《五莲山

志》的海里，乾隆皇帝替僧朴善，末代住持
廉溪等，他们均对寺庙建设或佛事建设做过
突出贡献瑑瑡。
他的行为感动了西藏的一位高僧，他就

是清咸丰皇帝在西藏出家的替身，十三世达
赖的老师桑却拉。在他的引荐下，段克兴到
西藏著名的寺院哲蚌寺学习，同时，他邀请
段克兴前往达赖新宫，由他亲自教授佛学和
藏文书法瑑瑢。
丛林寺原名万佛寺，是取其供奉菩萨较

多之意。清末列为湖北八大丛林，故张之洞
更名为丛林寺。……一八六九年冬，同治皇
帝的剃度僧法缘。曾在丛林寺题诗赞誉这一
奇观瑑瑣。
光绪年间 （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光绪帝的替

僧意定和尚住持隆兴寺。清代皇帝多次来正
定参与佛事活动，致使正定出现了寺院兴
盛，僧侣较多的局面瑑瑤。
鲍文亭，三角城子人，蒙古族，幼年丧

父母，后到北京嵩祝寺当喇嘛，是光绪皇帝
的 “替僧”瑑瑥。
以上材料，我们以为至少可以证明两点。其

一，这些材料中的 “替僧”大都与清皇室的习俗
不相符。其二，传闻的广泛反过来证明了这种习
俗在社会上之流行。
说完帝王之家的故事，再说说普通百姓家的

“替僧”习俗。当然，比之于普通民众所谓 “无
事不登三宝殿”、 “临时抱佛脚”的世俗信仰态
度，“替僧”这种 “未雨绸缪”显然仍属于富贵
人家的祈福行为。有趣的是，顺着中国民众信仰
“三教合一”和世俗化的潮流，“替僧”的选择也
不再局限于汉传佛教，其他藏传佛教、萨满教、
道教等都可以作为代替人们修行祈福的对象，而
且不仅男人有 “替僧”，女人也有 “替僧”。 《红
楼梦》中的张道士即是第二代荣国公的替身，妙
玉因身体多病，也是在家里买了许多替生儿皆不
中用的情况下才 “带发出家”的。夏敬渠的 《野
叟曝言》则描写了喇嘛艳羡当他人 “替僧”的细
节：“我辈吃酒吃肉，念念经咒，巴结得几位大
人太太，门下几个佛种运气好，选着可汗、可敦
的替修，骗得一世享用，便算是不违教祖的规
矩。”瑑瑦其他清代以及民国众多的小说戏曲民间故
事中也都有类似的描写，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应该说清代的 “替僧”习俗已是完全融入到

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旧京琐记》
卷一 《俗尚》载：“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
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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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
者，谓之替身。他日被替之子长成，此替身僧人
若其弟兄然，举家敬礼之。”瑑瑧 河北磁县小儿的
“童年礼”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怕自己的
孩子有灾难，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寺庙里出家去当
和尚，意思是这孩子已不是这家的人了，灾难就
不会再降临到这孩子的身上。待孩子长大成人
后，家里事先买个穷家的孩子送到庙里换回自己
的孩子，这叫做替僧。孩子有了替僧就可以安然
无恙了。但这家要与替僧的孩子成为干亲，以后
就要相互来往。”瑑瑨 至于一些买不起他人做 “替
僧”的家庭，自然也有另外祈福的办法：“如有
的人是为父母有病而许的愿，还有的是为自己的
孩子有病许愿的，病好以后，谁许愿谁还愿。每
到四月十八，十月十五庙会时，许愿人要买一个
纸糊的人 （纸人高约四十厘米），拿到景忠山南
天门前替身炉内焚化，这就是民间用纸人来代替
活人出家的 ‘替僧’。”瑑瑩这真是中国民众独特而
又真实的祈福行为。另外，富贵人家之成人也有
以已经出家之和尚为 “替僧”的现象，这种情况
很有些类似以前的 “门僧”制度，只不过供养人
与僧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通过购买他人出家来替代自己修行并为自己

祈福，尽管其中不乏脉脉温情的遮掩，但无论如
何也难掩其丑陋而自私自利的强权本质。当信众
在信仰的追逐中普遍变得如此功利和实用时，作
为宗教的彼岸性意义也就逐渐丧失，“替僧”习
俗的发展演变流程或正可作为中国宗教在世俗化

追求中极致的明证。
（责任编辑：又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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